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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过记者的何显玉新出版的散
文集《东圩埂》，是回顾与凝望故乡的
一圩一埂、一草一茎、一粥一钵、一村
一人的乡愁之作，也是一部为过往时
光与人事立传，为自己生命历程寻
根，为乡土文化增色的叙事之作。

全书分为：一叶竹筏、捕鱼人家、
三块“玉”、父亲的战争、梦想摇篮、回
到东圩埂六辑，精选了五十余篇有关
故乡往事的散文。作家通过回眸自
己成长的经历以及东圩埂的风土人
情，俯拾年少时过往中的人事，写出
了心中浓郁的乡愁。书中的父母、亲
朋、老师、同学，以及金牛山、三河街、
榨油坊、杀猪匠、光爷、三姐夫、婶娘、
破圩、老井……皆是乡间的颗粒，也
是乡愁的肌理和表情，携带着故乡的
体温和东圩埂的神态。作者在自序
中写道：“一直想给我的家乡东圩埂
写一部书，记载那条圩埂上的往事故
人。”这部书承载着亲情、友情，寄托
着乡情、乡味、乡愁，表达着对亲人的
思念，对往事的怀想，对友人的牵
挂。这些吉光片羽的真挚实感，让过
往回归纯粹，回归本真。

有位作家曾经说过：“一个人不
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可以回望
所有河流涌来的径向。无论是得与
失，都会在岁月深处留下不可磨灭的
印记。这些印记既是一个人的成长
史，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东圩埂》
细密摄入了故乡的原风景，那些熟悉
的民间烟火气息装满了乡愁，折射出

作者在岁月
之河的下游，
对生命原初
时刻的审视
与回味。这
是对人生磨
砺、命运乖戾
的思考，这些
溢满了岁月
斑驳痕迹的
人与事、忧与
喜，随着岁月
流逝而凝结
成生命的颗
粒，成为作者
生命时光中

不朽的刻度。
东圩埂是何显玉的故乡，地处

巢湖西南，既是鱼米之乡，又因地
势地低洼，常年要与天灾洪水抗
争。作家儿时目睹了水灾后乡村艰
难的生活，也亲眼见证了这片土地
上的人们以一种超乎寻常的生命力
量与韧劲，带领着一家家、一个个
村落走出贫穷与苦难。“陈垱圩位于
巢湖西南岸庐江县金牛镇境内，与
环湖海拔最低五米的同大圩只隔着
施湾和林城圩。我们的祖先们围湖
成圩，撮土做埂，终将一片汪洋分
割成‘井’字状的一个又一个圩，
圩心则成稻田，养活一代又一代圩
区百姓。埂上垒土墙筑屋，像鸟巢
样繁衍一代代庄稼后生。生活在圩
埂上的烟火人家，最大的期盼就是
风调雨顺，最怕的事情就是破圩。”
如《双抢》文中写到：“双抢在最热
的天气里，蚊蝇成把抓，蚂蟥绕腿
吸血，农民却要起早贪黑泡在水田
里，抢割稻、抢犁田栽秧。季节不
等人，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
又如《活路》里描写：“雨水大的年
份，圩埂溃堤，水淹庄稼，一年收
成全泡水里了；雨小年份，圩埂不
破，暴雨连续，外排水来不及，圩
心内涝，眼看着黄灿灿的稻穗一点
一点被洪水淹过头顶。”……作品语
言简洁朴素、干净纯粹，在叙事与
节制中，深藏情愫。

《东圩埂》既写出了对故乡的热
爱和对乡土命运的敬重，也写出了乡
间农人的悲苦、无奈及其艰辛坎坷乃
至挣扎的生存状态。诸如《二爷》《玉
娥姐》《素贞》《婶娘》《杀猪匠》《捕鱼
人家》《老韦》等篇目，读来悲欣交集，
令人心灵震撼。作品展示的是乡亲
们豁达、宽容的人生观，表达的是作
家对乡亲们骨子里坚韧精神的赞赏，
呈现的是乡亲们安贫乐道的生存哲
学，叙述的是乡亲们的质朴、真诚、善
良和智慧。在《相亲》一文里，何显玉
如是写道：“每当我回故乡听乡亲们
闲扯，时常泪水盈眶。苦难岁月中乡
亲们之间互助共济，半碗米、二两油、
一小袋山芋、两个南瓜，就能救活一
个家；几个柿子、桃子、花生传递着一
份人间温暖……”也许，正是最底层
平民百姓的这种互救与爱心，才让东
圩埂上的火种不熄不灭。

《东圩埂》中写得最多的就是亲
人与亲情。文本从深入挖掘、阐幽显
微的角度，述说感人的细节和微妙的
感受，以“乡愁”为情感贯穿全书，将
乡愁别绪描写得淋漓尽致。毋庸置
疑，散文集《东圩埂》既有鲜明的地域
特色，又有在回望中捻转岁月的温
度，显现出作家的悲悯情怀。

“人间纵有万般苦难，岁月亦不
乏温情。”从整体上看，书中的叙事虽
然细碎粼光，表面显得啰啰杂杂，但
实际上都是作者精心选择的岁月光
斑。心中的愁绪与人生的思考，汇成
一股清流，任其由笔端流淌出来；朴
实的文字浮腾着思乡之情，深情地
叙述传递，这种散发着温润与暖意
的地域性乡土叙事，亦是何显玉书
写精神原乡的完美呈现。

精神原乡的书写与呈现
——读何显玉散文集《东圩埂》

孙功俊

《东圩埂》

何显玉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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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林汉筠的文化散文《黔
地行记》，是他对挂职地的人文的
生动描述，让我想去目睹那方山
水、那处草木的想法。但迢迢千
里，只能手捧作家这本带着墨香
的作品集，与作者一道沉浸于黔
地清晨虫鸣鸟叫、狗吠鸡啼的画
境中，感受黔地这块美丽土地上
的厚重文化底蕴。

林汉筠的散文，善于将记
叙、议论自然结合，将认知、感
受灵巧运于字里行间，有一种质
朴天成、无需雕饰的自然清新。

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
些特别奇妙的体验，最常见的就
是在路上见到一个陌生人，可脑
海里却感觉这个人在哪里见过，
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却又想不起
在哪里见过。而林汉筠在这里的
似曾相识的是梦中的场景？又或
者是他想起自己的家乡？人类是
感情动物，看到山水草木，就会
想起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然后与
此地触景相融。

于是，一个人与一座城的因
缘便开始了。一张山水相依的城
市景观照片，诱发了作者对黔地
的好奇与热爱。“冥冥之中似曾相
识的场景”，已是他“不远千里即
将工作的地方”，也激起读者要一
探作家与黔地接下来将要发生的
故事的欲望。如此的念头，早已
不再是来之前的忐忑不安，取而
代之的是欣喜舒缓。

“从家乡出发，辗转十几个小
时，当汽车缓缓地停下，已是夜
幕降临时分，心心念念着那张照
片，未来得及跟接车的同志打招
呼，就按图索骥，走近了那副水
彩画中，德江，以夜的方式拥抱
了我。”作者因看到了一张水彩画
般的照片，而爱上德江，爱上那
里的山水飞禽、亭阁楼台……他
迫不及待想立即融入其中。因
此，下车后，来不及与他人打招
呼，以一种“归家”的感觉，一
种“归乡”的心情，一种想马上
与德江人民拥抱的急迫感，扑面
而来。身为读者有理由相信，这
样的一个人与这个地方的相遇，
势必会产生一系列的效应，是一
个人改变一座城，还是一座城改
变一个人，身为读者的我满是期
待地随着作者的文字而行。

作者通过将初入黔地时的感
受，以优美的语言、细致的叙述
和生动的描写，传递出来，深深
地感染读者。

谭家村是高山镇的东部边
寨，即使是落日时分，也能给人一
种不一样的视觉，不一样的情调。
依山而建的吊脚楼，对面石窝里摆
放的几排蜜蜂箱，石窝里钻出来的
松树、枫树以及那些家禽，就连菜
地里不知名的菜，也有着不一般的
典故与传说。寨子里的人，就像炉
火一样暖心，热情好客。阿飞的歌
声荡漾，深情而又缠绵，火锅里的
肉，热气腾腾，祥和热情氛围，构成
不一样的温馨风景。作者用文字
搭建的舞台，不仅赞美了谭家村自
然风光与文化，还赞美了谭家村的
朴实、善良、热情好客的传统民风，
亦给读者呈现出一幅可歌可泣的
历史画卷。他的文章史料翔实，将
记叙，描述，抒情议论，交错书写，
让读者穿越时空，进入一场“战
争”之中。作者将历史的画面再

次呈现给读者，让读者与现实生
活融入，叹往昔，惜今时，铭记
历史，尊重历史。

那山，是对这一寨的风土人
情、一方天地的尽情书写。作者
遵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向，
让古村、山寨、寺院、关隘在他
的笔下勾勒着一道亮丽的光影。
那水，河流、纤道、古桥、山茶
……在他的笔下一一散发着朴素
清新的气息。那人，那些观傩、
舞龙、哭嫁、赶场的人，那些英
雄的人们，在他的笔下展现出真
实生动的形象。

这些无疑表明作家对黔地的
归属感和认同感，表明已有了入
乡随俗的适应能力，有了强烈的
人文关怀，对自己将要做的工作
和承担的使命，有了清晰明确的
认识，这是责任，也是根本。

“为何我的眼中常含泪水？
只 因 我 对 这 片 土 地 爱 得 深 沉
……”这种真挚而深沉的情感，
源于 《黔地行记》 中对天地自
然、生活工作的热爱与诚挚。这
些浸润泪水与汗水的文字，让读
者感受到作家对自然的敬畏，对
黔地的一往情深，唤起读者对生
活的思考和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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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地行记》

林汉筠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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